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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3: 旺角反佔中衝突的第一天 (3/10/2014 旺角，文: 張穎恒) 
 
--站在反佔中暴徒前線的目擊 
 
下午不斷收到襲擊、非禮，警方袖手旁觀的消息，馬上趕來。 
 
步出旺角火車站，沿亞皆老街往佔領大台方向走，遠處已經聽到響亮的口號。人
群眾多，圍在十字路口外邊，最初還以為支援學生的人到場聲援，但聽到身邊的
謾罵、還有四方八面的口號，我再走往人群的另一邊發現沒有兩樣，才發現自己
太天真。意識到危險的我，馬上離開，到某個角落脫下胸前的黃絲帶。 
 
這個傍晚，我站在匯豐銀行近地鐵站出口反佔中人群，向佔中學生衝撞的前線。
一排警察在我面前用膠帶拉起防線，我無法進入，站久了我也徹底喪失勇氣加入
他們。身旁聲嘶力竭喊著那些收人錢、阻人搵食的混入粗口的指責(第一次聽到，
「搵食」原來是示威口號)，大部份都是中年男人，比起黑社會反而像是附近打
工的，而當中三四十人裡才有一個女的，師奶。搵食至上。說是世代的爭執或許
無誤。 
 
接受外國記者訪問的反佔中人士，說話只有：They are stupid！They get money！
這種單調的情緒字句。 
 
混入反佔中人群第一排，最先沒有喊過口號，後來也不得不喊，我只能跟隨的一
句是： 
 
「走啦！」 
 
那刻我衷心希望眼前的學生盡快安全離開。 
 
混入後不久就有有兩位背著背包的青年，在大伙高呼口號的期間，回身拍下反佔
中示威者兇貌，馬上就被嚇唬「你是不是佔中那方的呀？」身邊的人馬上衝過來
動武。無法答話，幸好警方的防線就在旁邊，馬上俯身鑽進去逃走。也有二三十
歲的女子，忍不住情緒批評，反佔中包圍太過份，大家沒有動手，她怒目瞪眼一
會後在罵聲中離去。後來有三名學生在我面前穿過，有人發現其中一名胸前勾上
黃絲帶。「喂！黃絲帶呀！」馬上起哄，在我面前的其中兩人在我肉身檔下後面
湧來的人捱得算少，另一名卻不小心倒下吃了周圍不斷起踢。警察馬上湧入人群，
圍起把他們送出去。 
 
真的很懷疑警察花了多少功夫控制場面。 
 
警方開出兩至三米的通道往地下鐵出口，最初只靠膠帶及少量警察維持，連人鏈
也沒有，大概每五到十分鐘就放出四五個人離開，然後身旁的馬上衝撞防線要圍
打。每次也是。後來在網絡聽說有人曾在現場打九九九，說人手不足，掛線。 
 
我完全能夠想像在場每一位被圍困的學生承受的壓力恐懼，內心如何難受。 
 
這一邊還算有守衛，另一邊雙方不斷推撞警察可以完全不理。匯豐銀行橫越彌敦
道錢的交通燈上，坐上一位赤裸上身，胸前寫上學生，臉色勇悍的少年，高舉雨
傘。不是意志的展現，不過是無謂的挑釁。比起圍困，相對下這裡雙方拉成均勢，
自那青年起開始衝撞。扔鞋(被接住了)，想用長傘去戳卻不夠長，他在交通燈上
坐了約十分鐘，在看來勝出這無意義的爭鬥後終於下來。推撞比之前激烈得多，
身旁身後的身體壓了過來差不多都失去平衡，眼鏡也掉了兩次。有位本來站在學
生群拍攝的體型細小的外國婆婆，走了過來這邊拍攝，正好遇上衝突，我慌忙在
擠壓的軀體間穿過去。自己身子已經傾斜，步腳也不穩，我從兩腋間挽起那婆婆。
「Okay. I get you! I get you!」另一方面大喊：「喂有阿婆?道呀，小心 d呀！」 
 
衝突告一段落，婆婆感謝了我，作為記者的她隨後卻立即離開。 
 
差不多每三分鐘就有一次衝突，我在最前有時被推了過去，衝撞完了才發現自己
忽然站在佔中那邊，然後想辦法回過去。 
 
我還以為自己有做無間道的潛質，回看自己安於反佔中一方心裡沒有翻盪糾結，
只是一去想像被圍困、被圍打，喉嚨湧上繃緊的苦澀，我知道情緒要來了只得設
法讓自己不去想。後來一次衝突裡，我又在前線如同強籃板球般架起身子，阻礙
打鬥，衝突後卻感到背後有腳伸過來，兩次、三次。我回過頭來，一臉狐疑、怨
懣看著人群，卻甚麼話也說不出來。 
 
我明白自己正在心虛。 
 
人群裡有一把聲音說：「他不是對方的呀。」但也有一名師奶質問：「你是哪一方
的呀？」 
 
我確實心虛，我甚麼話也說不出來，只能裝上疑惑、冤枉的臉容，卻疲倦得說不
出話的樣子，一步一步從群眾的目光中離開。 
 
能全身而退，確實是有點僥倖。 
